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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
照
片

让 爱 回 家让 爱 回 家
本报记者 周红红

一张旧照片一张旧照片一张旧照片 半半半部部部“““武武武侠史侠史侠史”””
杨静然 白世国

这是一张在沧州武术届大名鼎鼎的
照片。照片里，六合拳武术家李庆临正
襟危坐在中央，徒弟站在后方，前排出
拳、握枪、舞刀的则是年纪较小的弟子
们。照片标注为：民国26年，河北省沧
县庆临国术社成立纪念会全体师生合
影。

这张黑白照片被收录进多部史书，
它记录了沧州武术的历史，见证了那个
武风浩荡、武健泱泱的年代。岁月悠悠
80载，如今再看这张旧照，仍鲜活生
动、韵味悠长。

照片的收藏者是74岁的张英杰，他
师承六合拳武术家李志云，多次在国内
外大赛上获奖。说起这张老照片，老人
不禁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中。

“镖不喊沧”的传奇

张英杰说，这张老照片，要从六合
拳的历史说起。

沧州武术兴于明、盛于清，而河北
省级非遗六合拳沧州大六合门传承于清
朝时期。

在传承中，六合拳分为好几个支
派，沧州大六合门是其中重要一支，也
是沧州成立较早的门派。在清末同治年
间《六合拳》谱手抄本中就有“三十六
路大六合”之说，有六合拳、六合大
枪、六合单刀、六合双刀等上百种套
路。沧州大六合门全称为“沧州成兴镖
局李冠铭大六合门”。由此不难看出，
李冠铭在这一门派的历史地位十分重
要。

李冠铭，回族，清嘉庆、道光时
人，幼年师从沧县大禇村一位老师习练
弹腿门，后师从泊头八里庄曹姓师父习
练六合门，继承其精髓，然后自成体
系。

道光年间，他在南门外开办了沧州
第一家镖局——成兴镖局。从此行镖于
大江南北，广结英豪，与各地武师较
量。

也有人不服气。外地的镖师路过成
兴镖局，耀武扬威。于是上演了那幕至
今令沧州人津津乐道的场景，民国二十
二年版《沧县志》有精彩描述：“（李
冠铭）驰马追之，超其前有石坊，冠铭

手攀坊梁以股夹马起，马跳嘶，不能少
动。镖客大骇，逊谢哀之。冠铭大笑，
驰去。”

从此，成兴镖局和沧州武术威名远
扬。似乎不经意间，李冠铭创下“镖不
喊沧”的江湖规矩，成立沧州成兴镖局
李冠铭大六合门，简称大六合门。

瞬间定格成永远

成兴镖局经过李冠铭、李凤岗、李
庆临三代经营，在江湖上已经颇有名
望。

第三代大掌柜李庆临自幼随父李凤
岗习武，身材魁梧，力大过人，善使一
条重18公斤、长一丈二尺的大杆子，有

“大杆子王”之誉。
民国初年，随着铁路运输和金融业

的发展，镖局行业日薄西山。成兴镖局
也开始走下坡路，李庆临顺应时事，将
镖局停办，开办粮店谋生，但习武的热
情依然不减。

“每年农历二月初二，李庆临都会
在自家经营的斗行总栈召集各门派切磋
武艺，管吃管住。”张英杰说，1937
年，创办庆临国术社时，李庆临已经83
岁高龄。

国术社成立时，李庆临特意请了摄
像师拍照。照片正中端坐的长须老者就
是李庆临，身后是自家的粮店，名为

“公利号斗行总栈”，院墙上挂着三节棍
与刀剑，长枪短棍列立门侧。弟子们精
神抖擞，演练武艺。数年间，李庆临、
李树亭授徒百余人，著名的有张风山、
胡云田、李跃山、李占祥、李志云、李
秀亭、姚宝云等。

李庆临没有想到，正是这张珍贵的
影像，使得80多年后的人们能目睹当年
武林的风采。这段故事也经过口口相
传，到了张英杰这里。

得到这张照片，和照片中的一个人
有关。

张英杰隐约记得，照片前排举刀侧
立的人叫王子香 （音）。上世纪 70 年
代，由于师出同门，又都热爱武术，王
子香将这张照片交给了他，保存至今。

“当时，王老爷子还写了一张名单
给我，详细记录了照片上的人。可惜年

代久远，名单已经遗失。” 张英杰说。

习武是一种修行

张英杰家客厅里，高挂着一幅写着
“尚武”的书法作品，这是几年前，他
找书法家特意书写的。

“习武是一种修行，修心、修德、
修艺。”在张英杰看来，练武不仅在修
身，更重要的是磨练人的意志和德行。

张英杰生长在义和街，由于体格虚
弱，13岁开始学习武术。他的师傅李志
云是沧州六合拳第四代传承人。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基本功一练
就是几年，许多师兄弟吃不了苦，纷纷
离开，他却咬牙坚持了下来，跟着师傅
刀、枪、剑、戟样样耍得有模有样。

习武60余年，张英杰依然保持着每
天练功 4个多小时的习惯。早上 4时多
下楼热身，两个小时慢跑后才开始练习
套路。外开腿、悬腿、出拳、收拳，一
招一式干净利落。一套完整的套路下
来，脸不红，气不粗。到了10月份，还
要往身上加15公斤的沙袋。

有时，碰到喜欢武术的年轻人，他
就免费授艺。即便年年都在国内外武术
赛事上获奖，张英杰也从没想过靠武术
挣钱。

张英杰的家里，除了各种兵器，最

多的就要数奖牌了。国内国际的武术比
赛上，他获奖无数。拳法不仅技惊四
座，还收获了无数“粉丝”的关注。各
地的武术爱好者纷纷邀请他前去教授武
艺。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想把六合拳好
好地传下去。”他说。

茶余饭后，张英杰总爱拿出这张老
照片仔细端详，照片中的老拳师腰板笔
直，双目炯炯有神，似在向他嘱托着什
么……

山东男孩“党民一”的故事

“‘党民一’这些天还好吗？大家
都挺惦记他的……”前两天，沧州安定
医院集团盐山分院的医护人员，拨通了
山东省乐陵市西段乡张元标村闫桂娥家
的电话，关切地问着。

医护人员口中的“党民一”真名叫
潘玉康，是闫桂娥的儿子。3年前曾走
失，后在盐山得到救助。“党民一”是
救助站的人们给他起的名字。

故事还要从2018年春天说起。
一天，一个衣衫不整、蓬头垢面、

满脸血渍的男孩被民警送到盐山县救助
站。男孩精神恍惚、神志不清、一言不
发，还不停地流着口水。手腕上戴着一
个住院标签，字迹已经模糊、分辨不
清。

救助站员工马上将男孩精心照护起
来，买来新衣新鞋，还给他起了一个新
名字：党民一。

因男孩智力和语言都有障碍，肢体
协调能力也很差，为了给他更好的治
疗，一个月后，他们将党民一送到了盐
山县安定医院。之后的一年多时间，医
护人员耐心地与他交流，积极给他做肢
体康复训练，像家人一般。虽然这个男
孩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都好了许多，

但仍是一言不发，拒绝与人交流。孩子
的家到底在哪里，人们一直在寻找。

2020年，经公安人脸识别系统比
对，“党民一”与山东省乐陵市西段乡
张元标村闫桂娥两年前丢失的孩子吻合
度很高。几经周折，终于与孩子的家人
取得了联系。

当孩子见到母亲的那一刻，从不说
话的党民一突然跪在地上，大声喊出了
一声“妈妈”，母子俩抱在一起热泪长
流，在场的人无不动容。母亲看着孩子
上下打量，激动地直说高了、白了、胖
了，然后就是不住地感谢。自孩子走丢
后，这两年多一家人一直在寻找，一刻
都没放弃过，甚至他们以为孩子可能已
经不在人世了。如今看到眼前白白胖
胖、干干净净的儿子，怎能不欣喜若
狂？

党民一跟着妈妈回山东了，医院和
救助站的人们都发自内心地高兴，可是
他们的心里也空荡荡的。两年多的朝夕
相处，彼此都有了感情。从那以后，每
当大家惦念他的时候，就会打个电话问
候一下，亲情也在电话两端缓缓流淌。

为百余流浪者找到家

像“党民一”这样的流浪人员，每
年沧州安定医院集团都会救治不少。这

也源于与市民政局救助站的密切协作。
据市民政局救助站站长季艳军介

绍，救助站每年都会接收五六百名流浪
人员。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有精神疾患。
这些病人，他们会送到安定医院进行治
疗，同时两家联手积极为患者找家。

一位湖北老人走失 5年终回家的故
事，虽过去两三年了，可每每提及，仍
让人感怀。那位老人被送到沧州安定医
院时，衣冠不整、全身污垢，光着脚，
脸上也满是血污。行为怪异，经常大喊
大叫，情绪起伏特别大。

经检查确诊，老人患有精神分裂
症，并伴有心脏病。医护人员为他洗澡
剪指甲刮胡子，换上新衣服，并制定了
系统的治疗方案，同时承担起饮食起
居、理疗护理等全部工作。还经常带着
他参加病友聚会等活动，过年过节也有
人陪伴，在院 5年给予了他最贴心的关
怀、最细致的护理。还将他的信息传到
互联网上，积极为他找家。

一切的努力终究没有白费。五年
后，通过人脸识别系统，终于为老人找
到了家。当远在湖北的亲人得知老人还
活着时，喜极而泣，老人的儿子第一时
间赶到沧州安定医院。当他看到衣着整
洁、红光满面、安静从容的父亲时，一
个劲地给医护人员鞠躬致谢。当日下
午，小伙子又冒着大雨再次来到医院，
送来了一面赶制的锦旗，以表达感激之
情。

据安定医院集团董事长韩之杰介
绍，近几年，他们与市民政局救助站联
手，已为百余流浪精神病人找到了家。
在这些被救助的流浪人员中，有老人、
有孩子，有本地的、也有外地的，有流
浪一两年的、也有七八年的。这百余人
的回归，便是百余家庭的团圆。

救助之路书写传奇

为了安顿这些流浪者，医院在床位
相当紧张的情况下，专门拿出一个区域
作为他们的栖身之地。各项软硬件设施
也已相当完备，温暖洁净的床铺、热气
腾腾的饭食、24小时热水一应俱全，医
护人员更是尽心尽力，照顾他们的饮食
起居，制定完善的治疗方案，想办法走
进他们的内心，既暖身又暖心。

前不久，受安定医院爱心故事的感
动，市民政局救助站站长季艳军、沧州

泰盛集团总经理许明带着米面油等生活
用品，专程到医院慰问。

韩之杰向季艳军、许明等人介绍了
医院救助病人的总体情况。他说，流浪
精神病患其实只是他们救助的一部分，
这些年，医院还开展了解锁行动，解救
了一批因家庭贫困无人照顾、被铁笼铁
链锁住的重性精神病患者，许多病人都
获得了新生。

最典型的一个是肃宁县付佐乡北
石堡村的李立英，患有严重精神疾病
的他，年轻时曾手持凶器残忍地杀死
了自己的父亲。为了防止李立英再次
行凶，家人把他关进了铁笼，一关就
是24年。

2015年 10月 12日沧州安定医院派
人将李立英从铁笼中解救了出来，并免
费治疗。虽时隔 6年，医护人员对当时
解锁时的情形依然记忆犹新：那是一处
低矮破旧的农家院，最西侧的房间阴暗
潮湿，地面已下沉近 2米，形成了一个
不规则的地窖。地窖里摆放着一个锈迹
斑斑的铁笼，笼中关着赤身祼体的李立
英。

被接到医院后，他们从个人卫生、
饮食、生活环境等最基本的事情做起，
再加上药物治疗和心理疏导，同时配以
智能电针、脑反射治疗等先进的物理手
段，对症治疗。入院 7天，李立英就开
始张口说话，眼神也和别人有了交流；
又过了几天，能够扶着架子慢慢走路
了；再后来，能够自己吃饭、喝药、洗
衣服了；一个多月后，可以自己去食堂
打饭，做治疗也可以不用医护人员陪护
了……情况一天好似一天。家人们前来
探望，激动地哭出了声，连说真是奇
迹。

医护人员对此也很感慨，说他的康
复确实是个奇迹。而这奇迹背后，全是
付出。洗澡、理发、喂饭，生活上无微
不至，更重要的是情感的投入，让他真
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爱。而爱，往往是战
胜一切的力量。

沧州安定医院集团董事长韩之杰
表示，近几年，医院已成功解锁精神
病人 9人，治疗效果都很成功。救助流
浪病人没有尽头、解锁行动也没有尽
头，医院将会一如既往地把这一闪耀
人性光辉的公益活动做好，为更多重
症患者身心解锁，为沧州精神卫生事
业作贡献。

追寻历史，是一次面
向未来的重温；回望历
史，是拥抱未来应有的姿
态。初秋时节，我们走进
沧县最东部的一个小村庄
——仵龙堂乡东卷子村，
在村党支部书记李斌、民
兵连长李连荣的带领下，
考证当年冀中八分区 23团
一部在这里浴血突围的悲
壮历史，倾听历史的回响。

一

1942 年 5 月 1 日，日
军纠集 5万兵力，由华北
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直
接指挥，对冀中抗日根据
地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
规模空前的毁灭性大“扫
荡 ”（史 称 “ 五 一 大 扫
荡”）。妄图用“铁壁合
围”的战术，一举吃掉抗
日武装。

6月8日，八分区部队
机关和二营，在司令员常
德善、政治委员王远音带
领下，到达河肃公路南侧
的肃宁县雪村一带，被数
倍于我军的日军层层包
围。突围中，常德善、王
远音壮烈牺牲，同时牺牲
的还有 30团团长肖治国、
政委汪威等。

23团一营当时担负掩
护军区的任务，军区安全
撤离后，为避开敌人反
扑，保存主力， 6 月 20
日，一营 400多人奉命向
冀鲁边转移，暂时脱开冀
中，进行休整补充。队伍
到达东卷子时，天已发亮。

23团政委姚国民、代
理团长赵振亚准备在这里
稍作休息，让战士们吃点
东西。不料八路军进驻东
卷子的消息被汉奸获知，
汉奸立即将这一消息告诉
了村北面李家铺据点的日
伪军。

二

清晨 6:30左右，李家
铺据点的日伪军纠集李家
铺、沧县等据点的日伪军
数千人，在坦克、骑兵的
配合下，将东卷子团团包
围。战斗一开始，日军就
在四辆坦克配合下，从南
面西面主攻，以压迫八路
军从东面撤离。看穿日伪
军的阴谋后，团首长决定
坚守有利地形，针锋相对
地与敌人展开殊死战斗。
日伪军的第一次进攻被八
路军一阵猛射，丢下许多
尸体溃退。团营领导预感
敌人决不会善罢甘休，一
定还会再组织进攻，便命
令战士们节省弹药，做持
久战准备。

果然，时间不长，敌
人又纠集附近据点的部分
力量开始第二次进攻。八
路军战士个个沉住气，待
敌人离近后，机枪、手榴
弹响成一片，打得敌人狼
狈而逃。这时，日军坦克
冲上来，战士们用手榴
弹、机枪一齐开火，打得

坦克直冒火星、“咣咣”作
响，坦克被迫转头后撤。

日军见八路军死守不
撤，于是，在 10时左右，
重新集结兵力，调整部
署，以炮火轰炸。顿时，
八路军阵地上硝烟弥漫，
弹片横飞，不断有将士伤
亡。炮火稍一停顿，敌人
就在四辆坦克的掩护下，
向八路军阵地展开更猛烈
的进攻，机枪子弹在战士
们头顶上乱飞。23团的战
士们严阵以待，沉着反
击，敌人第三次进攻又被
打退。至中午 12点，敌人
又发起进攻，用四辆坦克
配合一个日伪军大队向村
内阵地扑来，大有踏平东
卷子村、一举吃掉村内八
路军的阵势。结果，八路
军用集束手榴弹接连炸毁
两辆坦克，其余两辆落荒
而逃。

日伪军伤亡惨重，但
仍不死心，下午继续向阵
地发起数次进攻，均失
败，士气大跌。日军指挥
官见村边有棵大树，硬逼
着机枪手爬到大树上，控
制制高点，想居高临下进
行射击。一连排长王文栋
和几个特等射手早已注意
到敌人的一行一动，敌人
的机枪刚刚吊好，就被八
路军射手连人带枪打了下
来，人死枪坏；又让第二
个上来，第二个被一排子
弹打了下来。敌人眼见这
个办法行不通，只好作
罢。

三

这场战斗从早晨一直
打到黄昏，最后，敌人施
放毒气。在危急关头，赵
振亚亲率一个排掩护，边
打边撤。当大部分部队撤
进青纱帐后，赵振亚攀墙
下坡准备撤离时，一颗子
弹打在他的腿部，他倒在
斜坡上。战士们为抢救自
己的团长，争先恐后往回
冲，几次都失败了，一连
牺牲了十几名战士。赵振
亚看到这种情景，沙哑的
嗓子高喊:“不要管我，快
往外冲！”为了牵制敌人，
他主动暴露自己的目标，
强行站起来，对一拥而上
的敌群，连投了两颗手榴
弹，炸死炸伤好几名敌
人。当敌军又一次蜂拥上
来时，他以最后一粒子弹
指向自己的胸部，扣动扳
机，以身殉国，时年仅 30
岁。一营的战士们含着热
泪奋勇冲出包围圈到达渤
海地区。

踏访东卷子突围战故
地 ，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李
斌 、 民 兵 连 长 李 连 荣 ，
带我们来到村东的一片
坟地，他们说，当年赵
振亚壮烈牺牲后，村里
群众用最隆重的葬礼把
他的遗体安葬在村东头
树 林 里 。 新 中 国 成 立
后，他的遗骨被移葬到

“华北军区烈士陵园”。

本 报 讯 （杨 静 然）
“我们是坚守上甘岭的英
雄，我们是坚守上甘岭
的好汉，抗美援朝建奇
功，为国争英名天下传
……”近日，曾参加过
抗美援朝、吴桥县安陵
镇端拱王村 91 岁的王玉
山结合自己的经历，创
作 出 一 首 《上 甘 岭 战
歌》，表达他铭记历史的
家国情怀。

王玉山 15岁当兵，22
岁奔赴抗美援朝战场。作
为一名运输兵，他要翻越
一座座山，将物资、粮食
和武器运到前线。面对恶
劣的环境和强大的敌人，

王玉山数次死里逃生。丰
富的作战经历给了他源源
不断的创作源泉。在部队
时，他曾自创脱坯舞、渔
民舞。近几年，他又把精
力投入到了写诗中，创作
了 《首次被炸》《扫雪》
《送面粉》等百余首讲述战
争的诗歌。

《上甘岭战歌》是由王
玉山作词作曲的一首2/4拍
歌曲，讲述了抗美援朝战
场上舍生忘死、保家卫国
的故事。“我永远忘不了在
部队的时光，想用歌曲的
形式把它唱出来。”说着，
老人声音洪亮唱起了这首
歌。

九旬老兵创九旬老兵创作作

《《上甘岭战歌上甘岭战歌》》

爱是海上的灯塔，为迷途者照亮回家的方向；爱是黑暗中的一束光，指引迷途者走出心灵的困境。
近几年，沧州安定医院集团和市民政局救助站密切协作，关爱救助流浪精神病人，积极治疗疾病的同
时，还为百余病人找到了家

张英杰展示拳法张英杰展示拳法


